















们对日本社会的进步 , 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, 主要可以归纳为
以下几个方面:
一、 政务方面 , 参与创建国家机构 , 协助制定国家政策 , 编
制法典 , 推行屯仓、 户籍和班田等制度 , 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
级官吏 , 甚至担任最高阶层的将相职务 , 参加管理国家。
二、 外交方面 , 担任外交使节 , 撰写外交文书 , 迎送外国使
节 , 从事翻译工作。
三、 军事方面 , 在日本豪族势力强大的时代 , 移民集团也拥
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, 并凭此参与政治活动。 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律
令制时代 ,不少移民成为军将卫士。他们为军事行动出谋划策 ,参
加筑城等军事工事 , 经略镇抚东北的虾夷地区。
四、 学艺方面 , 传入汉字、 诗文、 儒学、 天文、 历法、 阴阳
学、 医药、 数学、 音乐和杂伎等。
五、 教育方面 , 在中央官学担任主要教职 , 教授学生 , 传播
和普及大陆文化。
六、 科技方面 , 传入并从事冶炼、 金工、 织染、 皮革、 土木、
漆画、 酿造、 各类器具和笔墨纸砚等制工艺。
七、 宗教方面 , 传入道教和佛教 , 推动佛教的兴盛 , 建造寺
塔佛像 , 担任僧职 , 传布教义。





与内部通婚的现象 , 即形成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 , 成为外来文化扎根移植的重要基础。若无
此项条件 , 则一两次的文化接触 , 或个别零散的移民 , 往往会被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所吞没
而无法发挥作用。
一　人口分布
在日本古代 , 究竟有多少大陆移民移居日本? 《古语拾遗》 应神天皇段记载: “至于轻岛
丰明朝 , 百济王贡博士王仁 , 是河内文首始祖也 , 秦公祖弓月 , 率百廿县民而归化矣。汉直
祖阿知使主 , 率十七县民而来朝焉。 秦、 汉、 百济内附之民 , 各以万计 , 足可褒赏。” 据此 ,
则在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的第一个阶段前期 , 约在魏晋时代 , 仅西文、 东汉和秦氏三支移民
集团迁入的人口就已达到数万人。
《新撰姓氏录》 逸文所收 《坂上系图》 称 , 东汉氏集团最初有段、 李、 皂郭、 朱、 多、 皂、
高七姓汉人、 十四支氏族 , 以及后来迁来的三十支村主姓氏族组成。日本朝廷为了安置他们 ,
专门设置了今来郡。 《续日本纪》 宝龟三年 ( 772) 四月庚午载:
坂上忌寸刈
艹
田麻品等言: “……先祖阿智使主 , 轻岛丰明宫驭宇 〔应神〕天皇御世 , 率十
七县人夫归化 , 诏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 , 凡高市郡内者 , 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 , 满地而
居 , 他姓者十而一二焉。
所谓 “十七县人夫” , 指的是移民籍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十七县 , 高市郡确实是东汉氏集
团的大本营。
另外 , 《新撰姓氏录》 山城国诸蕃、 秦忌寸条记载:
功智王、 弓月王 , 誉田天皇 (谥应神 ) 十四年来朝 , 上表更归国 , 率百廿七县伯姓归化 ,
并献金银玉制种种宝物等 ,天皇嘉之 ,赐大和朝津间腋上地居之焉。……普洞王男秦酒公 , 大
泊濑稚武天皇 (谥雄略 ) 御世 , 奏称: “普洞王时 , 秦民心物被劫略 , 今见在者 , 十不存一 , 请
遣敕使检括招集。” 天皇遣使小字部雷 , 率大隅阿多年人等 , 搜括鸠集 , 得秦民九十二部一万
八千六百七十人 , 遂赐于酒 , 爰率秦民 , 养蚕织绢 , 盛篚诣阙贡进 , 如岳如山 , 积蓄朝廷。
据此 , 雄略天皇时 , 括出的秦氏移民就多达 1. 8万余人。如果按照秦酒公所谓 “今见在
者 , 十不存一” 的说法 , 上述数字还只是秦氏移民之一小部分。 到 6世纪中叶 , 《日本书纪》
钦明天皇元年八月也记载了一条秦氏移民人口的数字: “召集秦人、 汉人等诸蕃投化者 , 安置
国郡 , 编贯户籍 , 秦人户数心
物
七千五十三户 , 以大藏掾为秦伴造。” 古代的一户有多少人? 兹
以移民户比较集中的 《御野国加毛郡半布里太宝贰年 ( 702) 户籍》 作推测① , 该户籍有移民
户 24户 , 基本为秦氏 , 最小的有 11人 , 最大的有 36人。简单平均计算 , 则每户为 19人 , 符
合当时一般民户的情况。若以此平均数推算 , 则秦氏集团大约有 13. 4万多人。此推算数值固
然不准确 , 只能聊作参考 , 但还是合理的。
《日本古代人名大辞典》大致收录了公元 781年以前日本、中国和朝鲜各类文献上出现的
日本人名 , 其中就收载了 957名秦氏人名。平野邦雄 《秦氏之研究》 介绍 , 其搜集的奈良朝
以前的秦氏人名 , 多达 1147名。无庸赘论 , 实际存在的秦氏人数 , 何止百倍于此。所以 , 即
使保守的推算 , 仅秦氏集团人数就将达到 10万以上。那么 , 整个大陆移民的人数 , 至少也在
数十万以上。 因此 , 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先生推算 , 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 , 大陆移民多
达 100万人。
那么 , 大陆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呢? 根据小山修三教授对日本古代人口的分
析统计 , 从绳文时代晚期到 8世纪 , 人口呈飞跃式激增 , 增长 70多倍。其中 , 近畿地区从 2
千余人跃增至 120余万 , 尤为醒目②。这一地区恰好是大陆移民的聚居地 , 因此 , 人口的激增
同样表明有大量外国移民迁徙而至。 如果大陆移民以将近 100万估算 , 则约占日本总人口的
1 /6。在近畿地区 , 这一比例数自然大大提高 , 在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 , 汇集如此众多的
大陆移民 , 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。
早期的大陆移民 , 多居住在北九州和山阴、 山阳地方 , 即分布于九州至京畿的交通沿线 ,
以后逐渐向京畿地带集中 , 形成了以河内国为中心的西文氏、 以大和国为中心的东汉氏、 以
及以山城国为中心的秦氏等庞大的移民集团。 奈良时代 , 由于大陆移民人数的增加和地位的
提高 , 一些枝族又不断从聚居地迁徙或独立出去。大部分涌入京城 , 小部分向其他地区发展 ,
上述大陆移民的分布 , 其京城部分反映了奈良时代的现状 , 而各郡的氏族分布 , 则保存了过
去的情况。
在畿内各国的分布上 , 有着明显的特点 , 即沿着日本对外门户难波港为中心展开。例如
在摄津国 ,移民氏族聚居于难波、丰岛和河边等港口各郡 , 再沿着通往腹地的主河流淀川 , 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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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到岛上、 岛下各郡。顺着桂川、 宇治川和木津川上溯 , 进入京都盆地 , 在山城国河流沿岸 ,
聚居着秦氏集团。 在南面 , 从难波港入海口沿着主河流大和川上溯 , 先后进入河内平原与大
和盆地 , 河内国南部的锦部、石川、 安宿、古市和丹比诸郡为西文氏和西汉氏聚居的地方。向
北越过大和川 , 移民氏族还向大县、 涩川、 高安、 河内茨田和交野等郡发展 , 以大和国南部
的高市和志纪郡为中心的东汉氏 , 以后也渐次向北部的葛城、 平群、 添上和添下等郡扩展。
从早期由北九州、山阴和山阳向京畿地区的伸展 ,到后来围绕难波港展开的地域分布 ,大
陆移民居住地最突出的特点 , 就是始终处于日本同大陆来往的交通线上 , 这一地理环境对于
大陆移民集团的生存与发展 , 影响莫大。 身处对外交通线上 , 他们可以保持同大陆的频繁接
触 , 不断更新原有的文化和技术 , 保持勃勃生机。 其氏族头领还不时被派遣回大陆国家 , 既
为日本招徕工匠劳力 , 同时也增强自身实力。 而且 , 其居住地毗邻中心都市 , 便于日本政府
将新来的大陆移民就地安置 , 不断编入其集团之中。因此 , 对外交通线对于大陆移民不啻是
生命线 , 一旦情况发生根本性转变 , 就造成大陆移民总体的衰落。实际上 , 7世纪下叶 , 日本
本国人才成长起来并逐步代替大陆移民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之后 , 日本政府就颁布了 “凡蕃
使往还 , 当大路近侧 , 不得置当方蕃人 , 及畜同色奴婢 (谓假如西海道侧近 , 不可畜新罗奴
婢之类 ) , 亦不得死传马子及援夫等”③ , “化外人于宽国附贯安置” 等一系列规定④ , 将大陆
移民安置于远离交通要道的关东等 “宽国”。如此一来 ,除了少数移民氏族头领跻身于官场外 ,
大量的外国移民便在日常劳作中默默的同化。
京畿地区是中央贵族的中心地。 大陆移民居住于此 , 并受日本中央贵族的监督管理 , 自
然会与其上司结成紧密的主从关系 , 并通过这种关系发生作用。 例如 , 东汉氏与苏我氏、 秦
氏与圣德太子的结合 , 左右着推古天皇朝的政治局势。另一方面 , 中央贵族盘踞于京畿要地 ,
所以大陆移民必须在相对偏僻的地区另外建立自己的居地。 西文、 东汉和秦氏三大移民集团
的聚居地 , 虽然邻近京城和难波港 , 但又偏离交通主干道 ,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他们都致力
于地区的开发 , 变荒滩为良田 , 开辟出一片片肥沃的土地 , 兴旺发达的移民乡村 , 极大地推
动畿内地区经济的繁荣 , 使得日本的政治中心地不断的向之靠拢。例如 , 日本的长冈京和平
安京就是在秦氏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。
各个移民集团虽然有一定的组织区分和不同的聚居地 ,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。在
上述绝大部分地区 , 存在着交错而居的情况。 地域分布上的相互渗透 , 以及集团内部的民族
混杂 , 都使得移民社会文化带有多民族的因素 , 形成为混合型的文化形态。
二　居住类型
大陆移民大都集中居住 , 共同生产。 日本古代文献和地名起源传说 , 保存了许多这方面
的记载。
《日本书纪》 记载 , 神功皇后五年 , 日本将新罗俘人安置于桑原、 佐糜、高宫、 忍海四邑 ;
此外 , 如厩坂、 倭国吾砺广津、 上桃原、 下桃原、 真神原、 大和国桧隈野的吴原等 , 都是日
本政府集体安置移民的地方。此外如 《风土记》 山城国的南鸟部里、 伊奈利 ; 播磨国饰磨郡
汉部里、 揖保郡伊势野、 枚方里、 佐比冈、 大田里、 少宅里、 少宅里、 汉部乡 ; 美浓国本篑
郡栗栖太里 (大宝二年户籍 )、 加毛郡半布里 (大宝二年户籍 ) ; 备中国贺夜郡大井乡 (天平




卖买券等 ) ; 伊势国饭高郡 ( 《续日本纪》 神护景
云元年十二月丁亥条 ) ; 参河国碧海郡 ( 《类聚国史》 卷五十四 , 多产部 ) ; 丹波国何鹿郡
( 《三代实录》 贞观八年九月廿日壬戍条 )、 何鹿郡 ( 《三代实录》 仁和三年六月五日丁未
条 ) 等 , 都是移民的聚居地 , 把以上地名略加整理 , 便显现出从北九州的肥前 , 经备中、 备
前、 播模和丹波进入畿内 , 再由此出发 , 经伊势、 美浓、 参河、 甲斐和武藏到达关东地区这
样一条大陆移民分布与迁徙的线路。 也就是在日本古代交通干道上 , 星罗棋布着大陆移民的
聚居点 , 这还不包括散布于较边远地区的移民。
移民的居住地可以按人口比例 , 划分为三类。 第一类 , 以日本人为主 , 即在日本人的乡
里迁入大陆移民。《御野国味蜂间郡春部里太宝贰年户籍》 和 《御野国本篑郡栗栖太里太宝贰
年户籍》 所反映的就是这类情况⑤。春部里户籍文书存户 30675人 , 其中 , 移民户仅 2户 30
人。在存户口数中 , 仅占 4. 4% ; 栗栖太里户籍文书中存户 25433人 , 移民有 2户 29人 , 占
户籍人口的 6. 2%。 在日本人的家庭中 , 有移民妻 8人 , 寄口 1人 , 分别为 “汉人”、 “秦人
部” 和 “韩人”。美浓国是大陆移民较多的地方 , 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移民户 , 大概是由于婚姻
关系而迁入日本人的乡里。 他们人数少 , 又是一般农民 , 在乡里没有什么影响 , 这种类型可
视为大陆移民分布的边缘形态。
第二类 ,移民与日本人大体相等的乡里 , 《御野国加毛郡半布里太宝贰年户籍》即可为证。
本件文书录载 54户 , 按照 1里 50户的法令原则 , 这是一个里完整的户籍。 其中 , 移民
户有 24户 , 户数与口数都约占该里的 44%强。移民户基本都是 “秦人” , 只有两户为 “不破
胜” , 亦与秦氏关系极深。其中 , 中政户穗积部安倍的情况比较特别 , 虽然不是移民户 , 但大
半人口为 “寄人” 秦人的家庭成员 , 十分明显 , 该里的秦人是集体定居于此的。 他们在乡里
有一定的势力 , 与日本人的交流自然颇多 , 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, 这种类型可视为与日
本人混居的形态。
第三类 , 移民聚居类型 , 各大移民集团的根据地差不多都属于这种类型。 《续日本纪》 宝
龟三年 ( 772) 四月庚午所载坂上大忌寸刈艹田麻吕上言称: “先祖阿智使主 , 轻岛丰明宫驭宇
〔应神〕天皇御世 , 率十七县人夫归化 , 诏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 , 凡高市郡内者 , 桧前忌寸
及十七县人夫 , 满地而居 , 他姓者十而一二焉” , 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。再如 《续日本纪》 天
平宝字二年 ( 758) 六月乙丑记载: “大和国人葛上郡人从八位上桑原史年足等男女九十六人、
近江国神琦郡人正八位下桑原史人胜等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同言口……” 古代一里约千人 , 故
近江国神琦郡桑原史人胜等千余人 , 约为一里 , 属聚居类型无疑。这种聚居形态 , 不仅出现
在大陆移民众多的畿内地区 , 而且还存在于各地。 例如 , 根据备前国津高郡税收文书的统计
可以发现 , 无论是用税额直接计算 , 成是将税额折成田上面积计算 , 移民都占 95%左右。此
外 , 比九州 《上前国三毛郡塔甲户籍》 中 , 见籍人数 129人 , 基本为秦部和胜姓移民。其中 ,
日本人仅 4人 , 1人为秦部妻 , 3人为移民家族的寄口。相似的例子 , 如 《丰前国上三毛郡加
自久也里户籍》 ,见籍人数 74人 ,日本人仅 8人 ; 《丰前国伸津郡西里户籍》 ,见籍人数 480人 ,
日本人仅 27人。
在第三种居住形态里 , 移民基本上是按集团聚居在一起 , 特别是大的移民集团 , 拥有各
方面的技术人员和丰富的劳动力 , 他们不仅自己生产 , 而且还役使日本农民劳动 , 具有很强
的生产能力 , 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开发活动 , 对外界的需求不多 , 构成了封闭或半封闭
的移民社会。 在集团内部 , 自有一套生产与管理方式。 日本朝廷对移民集团的控制 , 需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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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集团的上层氏族来实现 , 亦即国家权力不能直接贯彻于移民社会的基层 , 呈现出分层的权
力结构 , 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里 , 保持着固有的文化传统、 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。 在
模拟血缘关系下 , 除了作为集团象征的总的寺社外 , 各氏族还有自己的宗庙、 集团的成员氏
族 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同时 , 相互交流 , 即使在移民集团上层氏族纷纷移居都市之后 , 他们
仍以乡里社会为依托 , 与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, 成为乡里社会在京城的代表 , 诚如关晃先生
所指出的 , 大陆移民集团既不是真正的血缘关系集团 , 也不是纯粹的地缘关系集团⑥。但是 ,
不可否认 , 不完全的血缘与地缘关系 , 是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 , 成为维持大
陆移民集团长期存在的重要支柱 , 蓬勃发展的移民社会 , 在日本无疑起着示范作用。 周围的
人民对这种外来文化笼罩的乡里 , 由新奇而观察 , 而模仿 , 日本朝廷也由此获得启发 , 甚至
以此为样板 , 派遣移民头目到各地推广实施 , 遂成制度。
三　聚居形态
西文氏是聚居于河内国的一大移民集团 , 始祖为王仁 , 大概出自朝鲜汉人后裔。《续日本
纪》 神护景云四年三月辛卯记载: “葛井、 船、 津、 文、 武生、 藏六氏男女二百卅人 , 供奉歌
垣” , 可知西文集团的核心氏族为上述六支 , 这六支氏族 , 王仁及其后裔氏族 , 即西文氏、 武




支氏族的居住地 , 以及相互间的距离⑦。亦即: 西琳寺 (西文寺 ) ——野中寺 (船氏 ) , 相距
1600米左右 ; 野中寺 (船氏 )—— 大津神社 (津氏 ) ,相距 1400米左右 ; 大津神社 (津氏 ) ——
藤井寺 (葛井氏 ) , 相距 1000米左右 ; 藤井寺 (葛井氏 ) ——西琳寺 (西文氏 ) , 相距 2400米
左右 , 以上述两寺一组为边 , 相互连接起来 , 则成为一个四边形 , 各氏寺之间的距离在 1— 2
公里半左右 , 四边形的对角线距离为: 西琳寺 (西文寺 ) —— 大津神社 (津氏 ) 相距 2900多
米 ; 野中寺 (船氏 ) ——藤井寺 (葛井氏 ) , 相距 1200米左右。
武生氏和藏氏的氏寺无存 , 但古市郡是仅有四乡的小郡 , 故应分布于西文氏近旁。通过
氏寺遗址 , 可以把握移民集团聚居形态的一个侧面。
西文氏集团居住的地域 , 在大和川和石川的汇合处 , 而贯穿古市郡的竹内街道 , 是日本
最古老的官道。 60年代 , 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地区重新进行实地考察。秋山日出雄先生通
过对航空照片的研究 , 发现该地区存在一条称作 “古市大沟”的水道⑧。从古市大沟的结构上
分析 , 它显然不单是普通的灌溉水渠 , 而且还是一条运河。 这条运河虽在 8世纪就已因淤塞
而失去功能 , 但在淤塞之前却是重要的交通水路 , 它的存在对于西文氏集团有什么意义呢?
众所周知 , 难波是日本古代对外交往最重要的港口 , 由难波转入大和川 , 再通过古市大
沟和竹内街道抵达河内与大和两国 ,这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运输线。沿此分布的西文氏集团 ,自
然与交通运输业密切相关 ,例如津氏 ,从氏名就可知其为负责掌管海运与内河航运的氏族。船
氏的职掌 , 见于 《日本书纪》 钦明天皇十四年 ( 553) 七月甲子记载: “苏我大臣稻目宿祢奉
敕遣王辰尔 , 数录船赋 , 即以王辰尔为船长 , 因赐姓为船史 , 今船连之先也” , 可知其族掌管
对过往关津船只的课税。大和川到古市郡一带 , 河面变狭 , 水流湍急 , 因此 , 水运在此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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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运。武生氏原为马毗登⑨ , 掌管马匹 , 负责这一带的陆路运输。藏氏是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
氏族之一。他们掌管国家财政部门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 , 负责收纳国内外物资和处理会计事
务。与中央的大藏、 内藏相关的部门相似 , 是朝廷设置于各地的屯仓。 如下节所述 , 葛井氏
原为白猪史10 , 正是屯仓的管理者。西文氏一贯从事起草文书和管理档案的工作。在这一带 ,
从海陆运输到屯仓管理 , 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。西文氏集团的事例表明 , 移民集团不仅是依
靠地缘关系维系的生活性团体 , 而且是相互分工合作、 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管理系统的职
务关系集团。 他们聚居在一起 , 有利于保存其原有的生产管理方式 , 并对周围环境不断发生
影响 , 通过地区窗口 , 将大陆文化渗透或移植于日本社会之中。
秦氏是以山城国为根据地的另外一个移民集团 , 他们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 , 光是畿内的
秦氏 , 《新撰姓氏录》 就收录了 28支 , 一直到 9世纪初 , 他们仍主要居住在乡村。那些居住
在京城的秦氏 , 有一部分是因为资助建造长冈京和平安京才迁居京城的。因此 , 秦氏为在乡
豪族的形象 , 就十分明显。
在山城国 , 秦氏以其宗族寺社广隆寺为中心 , 形成秦氏移民社会 , 他们聚居的桂川流域 ,
右岸一带地势较低 , 便于水田灌溉 , 所以很早就开发出来了。这里分布着许多弥生文化到古
坟时代的遗踪 ,说明日本人早就生活于此。左岸地高土燥 , 需要具备一定的农田水利技术 , 才
能进行耕垦。 秦氏集团迁徙到山城国后 , 他们回避与原住民的冲突 , 定居与桂川左岸农业条
件相对恶劣的嵯峨野 , 运用其发达的水利技术 , 首先在桂川上修筑大堰 , 引水溉田 , 开辟出
一大片肥沃的土地。今日 , 日本把从龟冈盆地流经京都盆地岚山的河流称作大堰川 , 即得名
于秦氏修筑的大堰。这条大堰 , 是日本古代最着名的水利设施之一1。 《政事要略》 交替杂食
之沟地堰堤类引 《秦氏本系帐》 说: “ 《秦氏本系帐》 云: 造葛野大堰 , 于天下谁有比检 , 是
秦氏率催种类所造构之。昔秦昭王塞堰洪河 , 通沟浍 , 开田万顷 , 秦富数倍 , 所谓郑伯之沃
沃衣食之源者也。今大井堰样 , 则习彼所造。” 秦氏将此堰同秦国着名的郑国渠相比拟 , 颇为
自豪 , 在当时 , 此堰确实成为日本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的范例 , 甚至到 《养老令》 编制时还规
定: “古记云: 先役用水之家 , 谓不堪修理者 , 差发人夫修治 , 以近及远 , 假令葛野川堰之类 ,
是以用水之家不合堪修治也。”
类似嵯峨野这样的区域开发 , 在京都盆地尚有多处 ,井上满郎先生认为 , 将? 原废寺、月
读神社、 松尾神社、 法轮寺、 葛野大堰、 蛇冢、 天冢古坟、 广隆寺、 大酒神社、 木岛神社
(蚕社 )、 北野废寺、 上贺茂、 下鸭神社、 六角堂、 法观寺、 深草、 稻荷神社等有关秦氏的遗
迹连接起来 ,便呈现出一条由西山经北山到东山山麓的弧形文化圈12 ,清楚的展现出秦氏对开
发京都盆地的巨大贡献。
上述秦氏的寺社 , 如稻荷神社、 大酒神社和蚕社等 , 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, 凡是到过
稻荷神社的人 , 都会对神社的布局、 方形的祭坛和祭祀仪式等 , 与中国对农业和土地神的祭
祀形式的高度相似性 , 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京都的秦氏遗迹 , 是大陆农业技术在日本成功运用
的范例。
秦氏在山城国的成功开发 , 引起日本朝廷的重视 , 促使日本决定将都城迁徙于此。修建
都城 , 需要多方面高度的技术。对此 , 日本很早就起用大陆移民来负责如此复杂的工程。 《日
本书纪》 白雉元年 ( 650) 十月记载: “遣将作大匠荒田井直比罗夫立宫界标。” 荒田井直比罗
夫即倭汉直荒田井比罗夫 ,属于东汉氏集团。孝德天皇任命他负责建造味经宫的技术工作。持
统天皇朝的藤原京 , 构建于东汉氏集团的聚居地大和国高市郡 , 其 “造京司” 为东汉氏集团
52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997年　第 2期
的衣缝王13。着名的平城京 , 其技术负责人为坂上忌寸忍熊14 , 同样出自东汉氏集团。奈良时
代以前 , 日本的都城都在河内与大和国一带 , 所以 , 当地东汉氏集团在都城建造中 , 颇起作
用 , 天平十二年 ( 740) , 藤原广嗣乱后15 , 日本朝廷决定在山城国修建恭仁京 , 此后 , 把都城
由奈良盆地迁至京都盆地的趋势日益加强 , 经过几度迁都 , 到延历十三年 ( 794) , 日本终于
定都平安京。 奈良中期开始 , 日本数度在山城国建造都城 , 显然与秦氏在当地的开发有密切
关系。
在山城国建立都城 , 从一开始就得到秦氏的大力支持 , 文献所知建造恭仁京的三位负责
人中 , 就有造宫录正八位下秦下岛麻吕。 秦下岛麻吕还因为修筑皇宫围墙而大受褒奖 , 由正
八位下晋升至从五位上16 , 一举跃升十四阶 , 可见贡献颇巨。
桓武天皇时代 , 宏臣中纳言藤原种继积极推动迁都事业 , 并亲自负责在山城国秦氏根据
地建造长冈京。查藤原种继家世 , 虽出自头号贵族藤原氏式家 , 但其祖母却是秦朝元的女儿。
秦朝元是天平年间蜚声内外的名士17 ,曾任遣唐使团判官 ,拜谒过唐玄宗 ,并受厚赏。回国后 ,
颇受尊崇 , 先后担任图书头和主计头。以日本古代的招婿婚制推测 , 藤原种继很可能生长于
秦氏家庭。另一位主持长冈京建设的是中纳言藤原小黑麻吕 , 出自藤原氏北家 , 其妻就是上
述建造恭仁京的秦岛麻吕之女 , 其子葛野麻吕 , 显然是以秦氏居地葛野为名 , 足证其生长于
秦氏家族。朝中权贵与秦氏联姻 , 自然对秦氏集团的雄厚财力与技术有深切的了解 , 所以大
力推动朝廷在秦氏聚居地建造京城。而秦氏集团自然也竭尽全力 , 踊跃参加 , 《续日本纪》 就
记载了若干名建造长冈京有功的秦氏人员 , 例如: 秦忌寸足长18、 大秦公忌寸宅守19、胜首益
麻吕20。十分明显 , 秦氏在长冈京建造过程中 , 出资出力 , 贡献尤大。而且 , 秦氏还运员其属
下的胜氏参加建设21 , 所以 , 他们都获得越级擢升。胜首益麻吕以私粮供应 3. 6万名役夫 , 其
财力之雄厚 , 令人惊叹。秦氏擅长于理财 , 所以这些受奖赏的人 , 以后纷纷进入中央机构 , 被
提拔为财政大员。
长冈京建设十年 , 不果而终。延历十三年 ( 794) , 日本重新选择以葛野郡宇太村为中心 ,
建造平安京。 由于 《日本后纪》 延历十一年至十五年七月这部分散佚 , 平安京的建造情况已
难得其详。 《日本后纪》 延历十五年 ( 796) 七月戊戍记载: “外从五位上物部多艺连建麻吕为
造宫大工 , 外从五位下秦忌寸都岐麻吕为少工”; 《拾芥抄》 引 《村上天皇记》 称 , 平安京的
皇宫是在秦河胜的旧宅上建造的。这些记载都表明 ,平安京的建造得到秦氏集团的大力资助。
秦氏的事例 , 对于外来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过程 , 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 大陆移民的
聚居形态 , 使得他们所具有的大陆文化得以比较完全的保存下来 , 并运用于日本社会 , 他们
取得的成功 , 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, 而且对于周围民众也发生示范作用。 通过传授文化技
术、 婚姻、 交游等各种方式 , 他们还对日本氏族、 官人 , 甚至上层贵族发生影响 , 引起朝廷
的重视。朝廷借助他们来加快国家建设 , 而他们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朝廷官人 , 从而把地
方性的移民文化融入上层文化 , 并通过国家的力量加以推广 , 实现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。 广
泛存在的大陆移民社会 , 都是大陆文化移植最重要的基础 , 脱离对文化传播过程的研究而奢
谈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, 势必流为空论。
移民文化能够比较完整的保存并移植于日本社会 , 一个重要的保证是移民社会的自我管
理。这集中表现在移民聚居的地区 , 其郡乡各级官吏一般由移民担任。 东汉氏集团聚居的高





高市郡司元由者 , 先祖阿智使主 , 轻岛丰明宫驭宇 〔应神〕天皇御世 , 率十七县人夫归化 , 诏
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。凡高市郡内者 , 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 , 满地面居 , 他姓者十而一
二焉 , 是以天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, 从五位上民忌寸袁志比等申其所由: 天平三年 , 以内藏
少属从八位上藏垣忌寸家麻吕任少领 ; 天平十一年 , 家麻吕转大领 , 以外从八位下蚊屋忌寸
虫任少领 ; 神护元年 , 以外正七位上文山口忌寸公麻吕任大领。 今此人等被任郡司 , 不必传
子孙 , 而三腹递任 , 四世于今。 奉敕 , 宜莫勘谱第 , 听任郡司。”
东汉氏集团以高市郡为其聚居地为由 , 要求日本政府允许由其集团的 “三腹” 氏族头领
轮流担任郡的长官 , 结果获得批准。移民社会的自我管理 , 在其聚居地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
例如 , 前引葛野郡山田乡土地买卖文书中 , 乡长为 “秦氏吉”; 同郡高田乡土地买卖文书中 ,
乡长同样为移民 “辛国种麻吕”。而且 , 郡司分别为 “拟大领从七位下秦忌寸粳守 , 主政少初
位上秦忌寸久兼 , 副拟大领大初位上秦忌寸 , 拟主政大初位下刑部 , 拟少领大初位上秦忌寸
真丰 , 主帐少初位下秦忌寸广雄”2 , 基本都是移民 , 这类事例颇多 , 实难一一列举。
大量的移民担任郡乡官吏 , 是日本朝廷所容许甚至予以鼓励的 , 这就牵涉到日本社会的
性质问题。在古代 , 日本社会存在着强大的氏族势力 , 国家政权乃是建立在中央贵族的联合
之上 , 而地方政权亦为各地氏族所把持。 在这种社会基础上 , 日本始终没有发展出中国式的
高度中央集权体制。即使在律令制时代 , 中央也还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。虽说国郡
的长官由中央任命 , 但地方势力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日本政治的分层权力结构 , 在进入近
代社会时 , 实与中国处于很不相同的社会基础上 , 这当然是后话。然而 , 正是这种社会特质 ,
使得大陆移民能够在日本形成自我管理的移民社会。
大陆移民参与日本政治 , 和日本氏族结合 , 在传播大陆文化的同时 ,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。
但是 , 其代价是自身的同化。在大陆移民中 , 城市化、 官僚化的程度越高越普遍。则同化的
进程也就越快越彻底。 显而易见 , 同化的进程与其居住生活形态紧密联系。
四　婚姻关系
婚姻形态是研究大陆移民社会的重要侧面 , 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: 其一是
上层移民氏族的婚姻关系 ; 其二是一般移民的婚姻关系。
在古代 ,上层氏族之间的通婚经常表现为政治关系 ,早期大陆移民与日本贵族的联姻 ,可
以东汉氏与苏我氏为典型。 6世纪中叶起 ,苏我氏势力抬头 ,渐擅朝政 ,东汉氏与之深相依托 ,
结成党援。 《日本书纪》 记载 , 崇峻天皇五年 ( 592) 十一月 , 苏我马子设谋 , 假于东汉直驹 ,
弑崇峻天皇。东汉直驹自以为功高 , “偷隐苏我娘嫔河上娘为妻 〔河上娘 , 苏我马子宿安道祢
女也〕。马子宿祢忽不知河上娘为驹所偷 , 而谓死去。驹奸嫔事显 , 为大臣所杀”。这段记载 ,
不无可疑之处 , 大概苏我氏以联姻为诱饵 , 驱策东汉氏杀害天皇。嗣后 , 苏我氏反悔食言 , 嫁
祸于东汉氏。由此事件可以看出 , 移民上层氏族积极争取与日本权贵联姻 , 以提高政治地位 ,
但由于其羽毛未丰 , 没能达到目的。
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后 , 大量朝鲜王公贵族涌入日本。 因其血统高贵 , 故日本的皇
室贵族竞与为婚 , 大陆移民与日本上层氏族联姻的行为 , 遂为社会所接受。 自此以后 , 这类
事例司空见惯 , 不胜枚举。 如前所述 , 天平年间的名士秦朝元 , 其女嫁与藤原净成 ; 秦岛麻
吕之女 , 嫁给大纳言藤原小黑麻吕。 由于婿家藤原氏的积极推动 , 终将日本京城迁移至秦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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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居的山城国。
秦氏颇与藤原氏联姻。 藤原氏家族始于大化革新的功臣中臣镰足 , 革新发端于打倒苏我
氏。这是 6世纪后叶以来 , 力图建立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目
标。推古天皇朝 , 圣德太子就依靠秦氏的支持而与苏我氏相抗衡。大化革新乃是在此基础上 ,
更聚集一批从隋朝留学归国的新汉人 , 共同发动的 , 藤原氏与秦氏的结合 , 或与此历史渊源
关系有关。
移民氏族与日本皇室贵族的联姻 , 盛于桓武天皇时代 , 桓武天皇的生母和氏 , 出身于百
济移民 , 自称是百济武宁王后裔氏族23 , 嫁于光仁天皇 , 生下桓武天皇 , 在日本皇位继承上 ,
生母若非有皇家血统 , 则其子颇难继承皇位。桓武天皇为庶母所出 , 继承皇位 , 着实不易。所
以 , 他一即位 , 就特尊其生母为皇太夫人 , 延历九年 ( 790) , 又追赠其外祖父为正一位 , 而
且 , 还破例拔擢其外叔祖和家麻吕为中纳言。史称和家麻吕 “为人木讷 , 无才学 , 以帝外戚 ,
特被擢进 , 蕃人入相府 , 自此始焉 , 可谓人位有余 , 天爵不足”24 , 不无揶揄之意。桓武天皇
大量拔擢移民 , 自然出于其自叹因庶母所出而几与皇位无缘的痛苦回忆 , 但在客观上 , 却助
长了日本贵族与移民联姻的风气。
苏我氏灭亡后 , 长期依附于苏我氏的东汉氏集团 , 也积极向中央朝廷靠拢 , 并通过在
“壬申之乱” 中支持天武天皇而为朝廷所倚重 , 东汉氏集团后期的宗家坂上氏 , 亦颇与日本的
皇室贵族联姻。桓武天皇时代 , 在东北开疆拓地 , 讨伐虾夷。世代娴于弓马战阵的坂上氏大
受重用 , 出将入相 , 飞黄腾达。根据 《坂上系图》 , 其首领坂上刈
艹
田麻吕的两个女儿分别为桓
武天皇后宫夫人和头号贵族右大臣藤原内麻吕妻室 , 孙女又嫁予桓武天皇为妃 , 荣宠一时。
与皇室贵族大量通婚 , 表明城市化的移民氏族已经为日本贵族所认同 , 所接受 , 并已跻
身于贵族之列。另一方面 , 则表明他们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已经同化于日本人。这部分移民的
婚姻关系 , 对于提高大陆移民政治的、 社会的地位固有益处 , 但对于乡里的移民社会及其文
化习俗的保存 ,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那么 , 乡里移民社会的婚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? 兹按前
述三种居住类型分别加以考察。
第一种类型的婚姻关系 , 可以前述 《御野国味蜂间郡春部里太宝贰年户籍》 为例证。 在
以日本人为主的村里 , 移民的婚姻形态基本上为氏族外通婚 , 联姻的对象既有不同氏族的移
民 , 也有日本人 , 也就是说 , 其婚姻形态是开放的。然而 , 这种婚姻形态的形成 , 似乎并非
出自移民的主观愿望 , 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分布过于零散。 夹杂于日本人村里的移民 , 户数
与口数均少 , 选择配偶的余地不大 , 所以 , 他们同当地氏族通婚的情况较为普遍 , 由于这个
缘故 , 这类移民比较难于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 , 很快就被日本人同化了。
第二种居住类型的移民婚姻关系 , 则如 《御野国加毛郡半部太宝贰年户籍》 所示。该文
书共载录 54户 , 1119人 , 由于每户均有若干已婚人口 , 因而记载有数以百计的婚姻事例。兹
将其中与移民有关的婚姻关系作一统计。
1. 在 30户日本人家庭里 , 有 8户与移民通婚 , 而在 24户移民家庭里 , 仅 1户载明娶日
本妻室。
2. 不同移民氏族之间的通婚有 9例 , 均为 “秦人” 与不 “不破胜 (或胜 )” 氏族联姻。胜
氏与秦氏属于同一移民集团 , 故此 9例为移民集团内的通婚。
3. “秦人” 家庭基本上都与 “秦人” 结婚 , 即氏族内通婚。 当然 , 由于移民集团的血缘
关系多属虚构 , 所以难于断定他们确系血缘上的同族婚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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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种居住类型的移民婚姻关系 , 可以前述 《丰前国上三毛郡塔里户籍》、 《丰前国上三
毛郡加目久也里户籍》 和 《丰前国仲津郡丁里户籍》 为例。 在这三件文书中 , 除少数与日本
人通婚的事例外 ,基本上都是移民集团内部联姻 ,而且 ,氏族内通婚多于不同氏族的联姻。当
然 , 秦氏集团比较特殊 , 其所属氏族大都以秦为氏姓 , 因此 , 难以推断其以同族婚为主 , 而
其他移民集团的婚姻情况 , 由于缺乏史料 , 难以进行实证研究。 不过 , 根据前引坂上刈艹田麻
吕上言: “凡高市郡内者 , 桧前忌寸及十七 , 县人夫 , 满地而居 , 他姓者十而一二焉 ,” 参照
以上考察 , 其婚姻形态基本上也应是移民间的通婚。
概言之 , 移民社会的婚姻形态是封闭或半封闭式的 , 但不能说是排外的。因为即使在第
二、 三种居住类型里 , 仍可见到与日本人通婚的事例。 而且 , 与日本人杂居的程度越高 , 则
通婚的事例也越多。
形成移民联姻形态的主要因素 , 首先在于风俗习惯与文化的共同性 , 其次是为了维持移
民集团的团结与繁衍。 《日本书纪》 雄略天皇九年七月壬辰记载: “河内国言: 飞鸟户郡人田
边史伯孙女者 , 古市郡人书首加龙之妻也 , 伯孙闻女产儿 , 往贺婿家 , 而月夜还。”
这段史料 , 向我们透露了若干移民婚姻习俗的细节。
田边史和书首都是移民 , 属于西文氏集团 , 他们之间的婚姻 , 是同一集团内不同氏族之
间的通婚。
他们两家虽然住在不同的郡 , 但两郡相邻 , 据考古遗址可确定其距离: 田边氏的氏寺为
田边废寺 , 在今柏原市国分町一带 ; 古市郡在今羽曳野市附近 , 两地间的直线距离约为 5公
里。因此 , 田边史伯孙可以骑马 “月夜还” , 结合前面的考察 , 可以推测移民的通婚 , 一般在
马步可达的近距离范围之内。
田边史的女儿出嫁后 , 居住在夫家。 众所周知 , 日本古代的婚姻形态一般是访妻婚 , 即
婚后女方仍然住在娘家 , 而丈夫晚上到女家住宿 , 拂晓回归己家。关于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 ,
日本学界见解不尽相同。高群逸枝氏认为 , 丈夫在婚后居住在妻家或其附近 ; 而柳田国男氏
则认为 , 婚礼在妻家举行之后 , 丈夫相当一段时间居住在妻家 , 以后再迁回夫家。总而言之 ,
从古代到平安时代 , 婚后相当一段时间 , 丈夫要住在妻家。 而且 , 按照日本的习俗 , 妻子一
般回娘家产子。而在上述田边史伯孙女儿的事例中 , 妻子不仅居住在夫家 , 而且 , 产子也未
回娘家 , 显然是不同于日本的移民婚俗。
池田弥三郎氏研究日本古代诗歌集 《万叶集》 时 , 发现歌集里没有一首赞颂诞生的诗歌。
因此 , 他指出 , 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 , 婴儿的诞生仅仅意味着一个新肉体的出现 , 是近乎
偶然到现象25。田边史伯孙专门到女婿家去祝贺外孙的诞生 , 这在日本社会是比较罕见的情
形 , 大林太良氏认为 , 此事反映了移民家庭的特征26。
综上所述 , 移民的婚姻形态主要是集团内部的通婚 , 而在婚姻习俗上 , 则保持固有的传
统。
聚居的形态辅以内部的通婚 , 构成封闭或半封闭的移民社会 , 在移民社会中 , 对外交往
多采取集团的形式 , 这种移民社会 , 一方面有利于进行集团性的共同生产和区域开发 , 产生
较大的生产力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陆文化的长期保持 , 以及移民自身的繁衍和发展。在文
化差距较大的阶段 , 外来文化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性 , 过于迅速的被同化 , 是不利于文化
的传播移植的 , 显而易见 , 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的存在 , 是移民在日本发挥作用的基础。
(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; 责任编辑陈文寿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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